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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过后，稻田里的秧苗已移栽下半个月
了，秧苗从开始的孱弱、细小变得粗壮、深绿。
秧田里浮着一指厚的水，父亲背着化肥袋子，哼
着小曲，抓起化肥一把一把向前撒去，一颗一颗
的化肥就慢慢落在稻田里。一圈下来，父亲第
一次施肥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经常去稻田边察看秧
苗长势。正午时，阳光铺满大地，一群群知了躲
在树荫里使劲鸣叫。不时有微风拂来，秧苗随
风舞动。父亲头顶草帽，顺着田埂走过，看看秧
苗是不是分出新芽？是不是生了杂草？秧苗叶
子是不是缺乏营养？一圈走下来，如果秧苗长
势好，父亲就格外开心。他往往一边用毛巾擦
着汗水，一边对着母亲感叹秧苗长势不错，脸上
浮起开心的微笑。

山沟里的水田依湾就势，层层叠叠，一路向
前延伸。每家每户都把稻田收拾得整整齐齐，
像在开展农艺竞赛，几乎同时开始育苗、整田、
插秧，前后脚开始施肥。阳光下，稻田像大块的
画布，劳动者进进出出，用心雕琢，一年四季都
呈现出不同的图景。

插秧后，哪家的秧苗栽得密了或稀了，哪家
的秧苗壮实，都在大家的眼里。秧苗在阳光照耀
下生长迅速，每天都有可喜的变化。父亲时常惦
记着，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不时去看一看。

秧苗慢慢长大，慢慢地覆盖水田的时候，父
亲就要下田薅秧了。常常是下午两点左右，吃
过午饭，太阳快要向西边走的时候，秧田里水放
得只有一指头厚时，父亲拄着一根竹竿，赤脚下
田。父亲一手扶着竹竿，一只脚从泥里拔出来，
在秧苗根部轻轻拂过，把泥推到秧苗的根部。在
秧苗间一行一行察看，一行一行走过，并时常弯
腰，把稻田里的杂草一根一根地拔出来，抛向田
埂。父亲一遍走过之后，秧苗仿佛是被梳子梳过
一遍，秧苗行与行之间露出了清晰的界限。

过了几天，秧苗的根再次扎牢。父亲选一
个晴好天气，一大早就下田，再次给秧苗施肥。
父亲还是挎着袋子，把化肥一把一把撒向空中，
化肥一颗一颗落在稻田里。

父亲还是经常顶着烈日，从田埂上走过，风
不时拂起他的衣角。秧苗从一根根小苗茁壮成
长，慢慢长成了一大把一大把的秧苗。秧苗已彻
底把泥土覆盖了，稻田慢慢长成了一片绿油油的
布。从稻田归来，微笑总是挂在父亲的脸上。

在水稻的浓阴下，青蛙很开心，不分白天黑
夜鸣叫。有时一群青蛙在山那边的田里开始鸣
叫，叫累了便停下，这边的青蛙接着开始鸣叫，又
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歌唱。这边停下了，中间一
片田里的青蛙接着大声鸣叫。有时是整个山沟
里的青蛙集体沉默，没有一声蛙鸣。寂静中，野
秧鸡成群结队在秧田里嬉戏，开始了又一段歌唱
表演。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日复一
日，风风雨雨里，稻田里正酝酿着一个丰收的
梦。要不了多久，一个沉甸甸、金灿灿的秋天就
要赶上来了。

“粽子香，绕屋梁，艾蒿香，香满堂。”
小时候，我常常唱着儿歌盼望着端午节早
日到来，因为端午节不仅可以穿上母亲手
工缝制的刺绣新衣，吃一顿她亲手做的美
食，而且还可戴上母亲手工制作的既好看
又有香味的香囊。

我的老家民风淳朴，每年过端午节，
家家插艾蒿、包雄黄、缝香囊、穿新衣、吃
美食，孩子们最喜爱的事情莫过于戴香
囊。

香囊又称香包、荷包，文雅一点的说
法叫香囊，里面放的是中草药，有祛病的
效果。在我老家，佩戴香囊是一个传统习
俗，男女老少都喜欢，寓意祈福辟邪，驱虫
避蚊，平安吉祥。

说起做香囊，母亲可是一把好手。她
能根据现有的材料大胆创新，翻出平时攒
下来的小布头，挑些色彩艳丽的小布头拼
成心形、葫芦、猴子、金瓜、元宝、绣球、花
瓶、扇子、长命锁等各种形状，用五色线细
细缝制，再搭配圆珠，缀上穗子。

香囊虽是小物件，但很讲究。记忆
中，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小小的
香袋足以给平淡的岁月增添一抹亮色，也
增添一份惊喜。

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香囊，制作起来
很繁琐。一般端午节之前，母亲都要花费
半个月或一个月时间挑灯夜战，缝制一家
人和邻居各自喜欢的香囊。母亲白天忙，
制作香囊通常在夜晚，翻出家里的针线
筐，从边角料里挑选出几块漂亮的碎布
头，在煤油灯下比划比划，精心剪裁设计，
然后一针一线地化腐朽为神奇，变出一个
个五颜六色、针脚工整的香囊来。

母亲缝制香囊需要提前一个月着手
准备，家里零碎布头和针头线脑都是现成
的，在针线筐里能找到，但是制作香囊最
重要的香料必须到集市的药铺里或者从
走村串户的货郎那里花几块钱购买，香料
大抵含白芷、川芎、芩草、甘松、苍术、艾草
等中草药，需碾碎后合在一起再制作成香
料。

缝制香囊时先将花花绿绿的布头用
剪子剪出香囊的式样，再用丝线刺绣出花
卉图案或勾勒出美丽的花纹，还要将囊袋
事先预留一个口子，用新鲜棉花或丝棉包
裹香料作为香囊的瓤装入囊袋，然后沿着
囊边一针一线精细缝合。缝好香囊后，还
要用一根丝绦在缝好的香囊顶端绾一个
结，在香囊下端用一束五彩线缀成一串长
长的穗子，方便将香囊佩在胸前衣扣上，
或戴在腰带间，或放在口袋中。

这些蕴含着乡土气息的香囊既缝进
了含有浓郁香味的香料，也缝进了浓浓的
母爱。一只只浸染着母亲心血和汗水的
香囊寄托着她对家人、对子女、对亲朋好
友的美好祝福。

一个个精美的香囊携带在身上，不需
要放在鼻尖上嗅，远远就能闻出扑鼻的
芳香，每天我佩戴着香囊，到人堆里神气
十足地炫耀一番，嘴里哼唱着“过端阳，
穿新衣，戴香囊，插艾蒿，抹雄黄，吃鸡蛋

……”一路撒着欢儿奔跑，与小伙伴们一
起玩耍。

记忆中，小时候佩戴的香囊大多是猴
子和金瓜形状。进入上世纪 90年代以后，
随着家里经济条件渐渐好转，母亲制作的香
囊不光在形状上开始更新，而且增加了繁杂
的刺绣工艺，在香囊的布料选择上，母亲从
不含糊，一律采用桑蚕丝线和绸缎布料。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制作的香囊上的花
纹全是父亲画上去的。母亲每制作一个香
囊之前，父亲先将图案设计好，画在布上，母
亲再根据图案一针一线地刺绣。

母亲对刺绣和针工要求是顺、齐、平、
匀、洁。顺是指直线挺直，曲线圆顺；齐是
指针迹整齐，边缘无参差不齐的现象；平
是指手势准确，绣面平服，丝缕不歪斜；匀
是指针距一致，不露底，不重叠；洁是指绣
面光洁，无墨迹等污渍。

因此，刺绣和针工这门技艺对绣娘的
要求极高，性子沉静，坐得住，技艺精湛，
才能绣出好作品。绣出一件好的作品，背
后往往是绣娘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积累。

母亲从少女时就接触刺绣，一拿绣花
针就是 60多年，如今 74岁的母亲仍然是
以针作画，以线为墨，传承着刺绣的技
艺。母亲每天只要拿起绣花针，一针一线
在她手中游走，内心就充实起来。她常常
绣着绣着就忘了吃饭，有时候一绣就是一
整天。

如今，刺绣已经成为母亲生命中不
可割舍的一部分。她制作的香囊品种越
来越多，工艺也越来越复杂，不仅限于端
午节佩戴，平时也可以作为车挂或家里
的装饰品。

母亲说制作香囊是老祖先流传下来
的技艺，这种技艺的生命在于传承与创
新，她希望能有更多人投入到手工制作
中。每次逢年过节，母亲总是把亲手制作
的绣品或香囊赠送给亲朋好友，她希望通
过这样的举动吸引更多人了解、关注手工
刺绣，让手工艺代代传承，后继有人。

香囊伴着我度过了童年的快乐时光，
那时的香囊并非绸缎制成，也没有今天的
香囊那样光鲜漂亮。如今，市面上叫卖的
香囊已经不是通过繁琐的手工缝制，而是
机器流水线生产加工而成，只要喜欢随便
就可在商贩那里挑选到机器制作的香囊。
然而，对我而言，母亲手工缝制的那散发着
馨香气味的香囊却依旧很珍贵，每一个香
囊都寄托着母亲的美好心愿。

母亲虽然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几天
学，讲不出人生大道理，但母亲的刺绣和
针工技艺，却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哲
理。母亲时常告诫我，性情要沉静，工作
要耐得住性子，守得住寂寞。

每年端午节，母亲都要给我制作各种
香囊，有的放在办公桌上，有的悬挂于身
上或床头枕边。每当我工作倦怠松懈时，
嗅一嗅香气，顿觉神清气爽。

前路漫漫，母亲的香囊陪伴着我成
长，每一次的人生改变都离不开母亲一针
一线的温情呵护。

山下的那片稻田
■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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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香囊
■杨洪霞


